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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没有下雪，但是严寒并没有放过我们。2021

年元旦次日上午，我怀着惆怅的心情，站在书房的窗
前向外张望，又看到那个在寒风中独自散步的先生，
他的手里夹着一支烟，走几步才停下来吸两口。心中
一热，赶紧跑下楼，追上先生，陪他散步，陪他聊天。
前年冬天，去年冬天，也有这样的一幕。

先生名叫韩瑞亭，每次见到他，我都要想起那些
曾经帮助过我的人，特别是那些对我一帮再帮的
人——— 我从来没有给他们拜过年、没有给他们送过
礼、没有请他们吃过饭，可是到了我需要帮助的时候，
他们还是施以援手。这让我感到惭愧，也有些不安。

话题要从三十年前说起，其时我即将从解放军
艺术学院文学系毕业，时任解放军出版社副社长的
韩瑞亭同志到军艺考察干部，文学系的老师黄献国
向韩副社长推荐了我。当时我已回原部队实习，黄老
师一个电话把我召回北京。

韩副社长跟我谈话，讲到我的作品，并没有很欣
赏的意思，只说看得出来我很用功。然后又说，我当
过基层主官，两次上前线，经历丰富，吃过苦，有潜
力。谈过话后，我被分到编辑部帮忙，算是借调干部。
我琢磨韩副社长可能认为我不太适合搞创作，而比
较适合当文学编辑。后来我才知道，当时的社主要领
导比较看重我的基层经历和参战经历，有把我培养
成管理干部的意图，只不过当时没有正式办理调动
手续，我只能借调在编辑部“帮助工作”，实际上就是

“带薪北漂”。恰恰是那段借调生活，给了我很大锻
炼，并且为此后不断遇到“贵人”搭建了平台。

很快，第二个使劲帮助我的人出现了。
在担任“借调干部”期间，我发愤图强，屡败屡

战，写了一个中篇小说《弹道无痕》。经由同样“带薪
北漂”的漂友、济南军区总医院干部梁丰同志引荐，
这篇小说引起了《解放军文艺》杂志主编陶泰忠的重
视，他有点纳闷地对梁丰说，这个徐贵祥过去没听说
过啊，你问问他还有没有别的作品？梁丰把这话转达
给我，自然大喜，因为我从军并写作十三年来，还没
有在《解放军文艺》发表过一篇作品，作为一名军艺
文学系的学员，这是很让人尴尬的。

后来的情况是，我的短篇小说《一段名言》拿给
陶主编不久，就在《解放军文艺》杂志作为头题发表，
几个月后，《弹道无痕》又在该杂志头题发表。这一
下，好像就打开了局面。1995年初春，我被告知，中国
作家协会属下的中华文学基金会，为了扶持青年作
家，出资为没有出过书的青年作者——— 当时年龄限

制在四十五岁以下，现已改为三十五岁以下——— 出
版第一本个人作品集，我的《弹道无痕》等小说，被选
入“二十一世纪文学之星丛书”1995年卷小说序列，
即将作为小说集出版。

这个消息对于我来说，无疑是天上掉下来的馅
饼。我那一届军艺文学系学员，很多人在入校之前或
入校不久就闪闪发光了，而我是野战军基层来的土
包子，没有读过多少书，没有受过系统的创作训练，
写作主要靠经历和经验，哪怕在一个知名度很低的
刊物上发表，也会窃喜。出书的事，我想过，但是认为
很遥远，没有想到来得这么快。无巧不成书，韩瑞亭
副社长和陶泰忠主编都是“二十一世纪文学之星丛
书”的编委，而且陶主编彼时已经转业，就在中华文
学基金会工作。我有一百个理由相信，没有他们的抬
举，我不可能成为“二十一世纪文学之星”。

韩瑞亭在《弹道无痕》的编后记里写了这样一段
话：“粗犷豪壮，雄健洒脱，带着金戈铁马的阳刚之气，
是作者写军旅生活的明显特点。他表现军营和军营生
活，往往取正面强攻这类难点较大的角度，却仍然能
将单调谨严的军营生活写得情趣盎然，神采飞扬……”
此后二十多年，我写过十几个长篇小说，在众多的评论
文章中，不断出现“正面强攻”的看法。不知是我个人本
来就积蓄了“正面强攻”的力量，还是文学评论家韩瑞亭
的断言唤醒了我“正面强攻”的创作自觉，这四个字，已
然成为我文学创作道路上的主要路径和姿态。

1995年春末夏初，在中华文学基金会——— 北京
地安门西大街67号文采阁内，举办了“二十一世纪文
学之星丛书”新闻发布会。我们十几个青年作者春风
满面，踌躇满志，轮番登台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好
像我们这些人真的要在二十一世纪照亮中国文学的
天空。很多细节我记不得了，但是有一件事情至今记
忆犹新，好像是会后饭前，丛书出版委员会主任、中
华文学基金会理事长张锲把我们几个人叫到办公
室，跟大家讲，要珍惜“二十一世纪之星”的荣誉，要
亮就亮出斤两。

成为一颗星星，让我更加自信了，随后我进入创
作的旺盛期、喷发期，将近十年内，在做好编辑工作
的同时，业余写了《仰角》《历史的天空》等长篇小说。
前不久得知，中华文学基金会编辑出版的“21世纪文
学之星丛书”，培育的文学新人，迄今已有29人获得

“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文学奖；还有几十颗
“星”，在各级文联或作协担任主席和副主席职务，这
些同志不同程度地活跃在中国文坛上。这个事实表

明，张锲同志那句“要亮就亮出斤两”的愿望，一定意
义上已经实现了——— 此为后话。

2004年11月，张锲同志带领几个作家到大别山
区送书———“育才工程”，中华文学基金会品牌公益
项目之一，我也有幸随行。就是那一次，我得知《历史
的天空》入围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辗转路上，我很想
向张锲同志打探一下消息，但是最终我没问，他也没
说。事实上，那时候我对获得茅盾文学奖不抱太大的
希望，只是活动结束后顺便回老家一趟，在祖坟前哭
了一场。为什么哭，是祈求祖宗保佑我获奖，还是觉
得入围已经很光荣了，算得上祖坟冒烟了，可以到此
为止了，我说不清楚，估计是后者居多。

2020年，我离开了军队文艺教育的工作岗位，有
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回忆往事，特别是回忆那些帮助
过我，并且不求回报、一再帮助我的人。近半年几次路
过文采阁，每次都会产生很多联想，每次都会产生一
丝愧疚，这些帮助过我的人，我给过他们什么？我想到
文采阁张锲同志的办公室看看，我想说一句感谢的
话，可是我找不到他了，张锲同志已经去世好几年了。

当然，要说完全没有回报，也不是很准确。有几
件小事，也算是我对他们回报的一种方式。一件是汶
川地震之后，我悲愤交加，头脑一热，在一次大会上
宣布，灾后重建，重在人才，人才成长，重在教育，为
了尽快实现灾后重建，我个人捐款二十万元人民
币——— 我当时并不富裕，至今仍然，这笔钱的主要部
分是借的。受到这笔捐款扶持的青年，已经成才，很
多人回到家乡工作，他们又在帮助别人。我的书柜里
保存着他们的几十封书信。

还有一件事，在上述捐款之外，我和作家裘山山
共同资助的一名女生，已经成长为一所职业学校的
校长，回过头来做了很多善事，譬如资助孤寡先生、
扶持失学儿童等等。

第三件事是，从2007年开始，我当年的老师黄献
国屡次推荐我回母校工作，2012年年底我终于回到
军艺，一干就是八年，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任
到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文艺创演系主任，我和老
师们共同培养的那些学生，
又在辽阔的原野上培养新的
文艺骨干。

或许，我们代代薪火相
传，把爱心传递下去，把帮助
进行到底，正是那些有恩于
我们的人最希望看到的。

这是一辆从南方某大城
市开往北方某山乡的大客
车，客车不新，也没有必要
新，只要能够顺利到家就行。
有没有线路牌也无关紧要，
没人会考虑这些，只要知道
目的地是哪，途经哪些地方，
什么时候到达。当然，希望车
子越快越好，只可惜想快也
快不起来，接近报废的车况
能不出状况就算不错了。

已是夜半，连天上的星
星都睡着了，除了两个大灯
光束攒着劲向黑暗里钻，再
看不到一丝光亮。客车像病
重的老人喘着沉重的气，一
会爬坡，一会拐弯，明显是进
入了山岭当中。没谁在意客
车到了什么地方，刚刚从工
地上脱身，身上还是尘土混
合着钢筋的味道在汗水中纠
缠，要不是远方亲人的目光
在新年里抓心挠肺，哪舍得
离开工地半步。难得的歇息，
一下子松懈的肢体疲乏至
极，在已经一天一夜的颠簸
里东倒西歪地靠着躺着，梦
见了倚门期盼的妻子和孩子。

喀嗤一声难听地响，客车停住了，
急刹车的结果。车灯光影里，一个人拦
在车前，高举着双手，嘴上叫喊着，要
搭车的意思。司机不想带，荒山野岭
里，安全第一。可那人很坚决，好像粘
在了挡风玻璃上。

车门开了，那人还没进来，从旁边
的黑暗里突然窜出来两个人，先上了
车，分别把持住司机和敞开的车门。有
人已经看见了暗影里刀子的寒光，一连
串动作和指令同步亮相。

刀架在司机的脖子上；开车厢灯；
手中的充电灯打开；光柱扫视全车。喝
令像从远古滚来的惊雷：

都醒醒，把钱和包裹全部扔过来！
睡得再沉，也慌里慌张醒来，迷瞪

两下眼睛，知道了是怎么回事。神经都
绷紧了，肌肉也是，还有身上的衣服和
呼吸也是，目光凝固在三个人身上。没
谁动弹，车内的空气都停止了流动。

喝令升级：要钱不要命是吧？
话一停，伸手揽过最前面座位上的

一个瘦小男人，用膊弯夹紧他的脑袋猛
地一转，面向大家，另一只手里的刀直
接在脸上划了起来。伴随着嗷嗷惨叫，
两道从眉际开始的血痕，直坠下颚，血
涌不止，瞬间湿了胸襟。稍顷，刀尖指
向脸腮，猛一用力，直刺进去，贯穿了

嘴腮。
车厢后面冒出一声凄惨地

喊：
爸！
光柱迅速移动，扫过后车

厢，但已无法捕捉目标。车厢
里忙乱起来，掏口袋的，翻衣
服的，找包的，迫不及待地向
前扔。

一个小女孩哭了，死死抱
住自己的包，抗拒着掠夺的
手。掠夺的手放弃了掠夺，转
而一把攥紧小女孩的头发，把
整个人都拎了起来，另一只手
里的刀和阴冷的脸一起狞笑
着，慢慢逼近。

突然，后排的一个身影站
了起来，喊叫的声音完全压过
了刚才的喝令，震得所有的人
耳朵轰鸣。

当过兵的站出来！
喊毕，那双粗糙的手握成

了拳头，自己的脚步已在向前
移动，一步一步，能听到空气
被踏出的声响。左侧，有一个
站了起来；右边，也有一个站
了起来；前面的光柱开始晃

动，顾此失彼。
接下来的时间段，场面是混乱的，

充电灯光柱失去了方向，跌落尘埃，昏
黄的车厢灯无能为力，只听见打斗声，
惨叫声，客车在晃动，夜也在晃动。车
开动了，喝醉了酒似的，歪扭着前行，
粗重的喘息比之前更为激烈。停下，再
开动；再停下，再开动；粗重的喘息淹
没了一切。

最终停下，是因为前面呼啸而来的
雪白光柱和警笛，刺穿了漫无边际的黑
暗，把小小的客车包围和笼罩。

最后的场景是医院。
一个生命垂危的人，躺在急救病房，

头上和身上插满了各种各样的导管和电
线。另一间病房里，一个头上胳膊上缠
着绷带的人歉意地对身上缠着绷带的人
说，我撒谎了。我没当过兵。另一个人
笑，说，我当过兵，但只是个养猪的。今
天才真正当了回兵。

他们不知道，急救病房里的那个，也
没当过兵，当年体检时不合格，后来当
了保安。他在一
次回家的车上，
遇到过类似的情
况，有个当过兵
的站出来，保护
了他。他退缩了，
一直耻辱着。

年底了，工作要总结。想起了老洪，从年头
到年尾，我和他一直“纠缠”在一起，当然这是我
的工作，不能说是全部，是重点，毋庸置疑。提笔
不必构思，老洪把我的思路捋得直溜溜的———

老洪其人
老洪老家和我老家是一个地方的。皋城西

北，六安人喊我们侉子，淮南人叫我们蛮子的那
拐子。

老洪从大上海回到三线皋城是有原因的，一
是偷生的儿子上初中了，没户口，面临升学瓶
颈，再是老洪经营的地段要拆迁。脚一跺，火一
关，揣着颠锅掌勺的手艺回到了皋城。

求爹告奶作过揖，总算把孩子安顿好了。陪
读，不能坐吃山空，两口子一合计，重操旧业。

办照
办照那天，老洪豪情万丈，颇有大展宏图之

势。我问店在哪里，他说云路街，我说投资要慎
重，他说考察一周了，心里有谱。

云路街，许是过去书生“一飞冲天，青云得
路”之街。但于餐饮经营者而言，是泥坑路，是滑
铁卢，套用一句话，“铁打的门面，流水的店”一
点也不过分。这条街，经我手办照的，一年一个
门面换三茬人的都有。

他老婆说他头大脖子粗，只会洗切烧炖，别
的一抹黑。看我提笔愣怔，老洪大声大气说，老
乡，你只管在那场子捣上你名字，等俺开业了，
请你去斗一杯，尝尝俺烧的红烧大肠，不是吹牛
逼，那上海外滩的人都找去吃。拖着侉腔，听着
亲切。吐沫星子借着透进来的光束到处乱飞。边
说边用粗短的手指头点着办照申请表，蛮劲又
上来了。我不好再泄他的气，落笔签字，办了照。

停业
执照刚挂周正，锅才颠了几下，外滩人都趋

之若鹜的红烧大肠还没来得及品尝，老洪的店
就熄火歇菜了——— 抗疫需要。

那天，去发防疫告知书时，老洪正坐在高仅
盈尺的小凳上，双手抱膝，头埋在两腿之间。抬
起头，嘴里还叼着烟，燃过了半节，灰白灰白地，
颤巍巍地缀在烟屁股上。

一起身，烟灰顷刻脱落，纷纷扬扬。老洪啐
掉烟把子，拍打着衣服，斜着身子，慢腾腾站了
起来，龇牙咧嘴地笑着说，腿坐麻掉了。

老洪接过告知书，横过来竖过去，眯着眼睛，
琢磨半天，知道饭店要暂停营业后叫苦不迭：这
下完了，一家六张嘴，全指望这口锅，这锅还没烧
热呢，一瓢水就浇得透凉。说着，点上一支烟，叼
在嘴丫子边，狠吸一口。又掀开冰柜，拉开冰箱

说，备了这么多肉和菜，怕是也要扔掉了。
办证时，老洪油光红晕的脸，这一阵子少了

烟火的熏蒸，也变得暗灰干涩，多了褶子。
我说，这是市防指的规定，小区有了感染

者，形势严峻，不能打折扣啊，老洪！
放心吧，按上面要求做，挣钱也不能不要

命。老洪话里透着无奈却笃定。又说，中午别走
了，尝尝我烧的红烧大肠。

我说忙着呢，等复工再来尝尝你手艺吧。其
实何时复工，心里也没底！

不久，小区封了，饭店自然也就没了生意。
复工

杨絮在大街小巷恣意妄为时，小区解封了。
一大早，老洪就被楼下“嘀嘀”的移动支付

声撩醒。那声音如街上飘忽的杨絮钻进领口里，
撩得老洪心里痒痒的。

拉开窗帘，老洪斜靠在床上。楼下买包子的
人排着队，斜斜垮垮地。戴着口罩，倒是和乱舞
的杨絮应景。排队的人们，左右侧着身子，伸直
了脖子，盯着前方蒸笼腾起的热气，口罩不停地
扭动着。临到铺前，扫码，“嘀”一声，拎着包子就
走，也拎走了老洪满满的遗憾和无奈。像老洪这
样的堂食饭店，有群聚，暂不在开业之列。

给干了！快看公众号发布！老婆在一楼喊
道。

老洪从床上弹了起来，像触了电，赶紧去摸
手机。

3个月以来，老洪看到我，第一次把脸笑成
了一朵花，见我手中的通告，眉心又旋即拧出一
个“川”子。

接过通告，老洪歪头看了半天，嘀咕道，每
桌不多于10人，来11人咋办？多出的一个人在屋
拐子吃？用公筷？酒喝多了，怕也是“公私不分”
了，说完，吧砸一下嘴，面露难色，挂着苦笑看着
我。

我从车里拿一沓口罩给老洪，说，再难有武
汉的抗疫难吗？耐心劝导，顾客会理解的。不按
规定来，有什么差池，你们又要关门，我们也要
被问责。

老洪点点头，燃上一支烟，说，难归难，讲归
讲，有条件开业总比关门强。不能像外国那样，
政府不管，各顾各，最后谁也没顾上。

临晚，沿街巡查，来到老洪的店。二楼包厢
嘈杂。

老洪跟在后面，讪讪地说，家庭聚会，13人，
总不能撵出去3个吧。包厢里酒气熏天，表叔二
大爷地呼来唤去，勾肩搭背，猜拳行令。公筷被
拢在一起，成了摆设。同事要拍照，我摁下他的
相机，带上门，下了楼。

一条街巡完，大都没严格落实防疫政策，同
事发了整改通知书。

老洪来了电话———
行，晚上工作餐就搁你那吃吧，烧个大肠，

炒盘青菜，开张票，我说。
菜上桌时，多了几个菜，老洪又从吧台拿出

一瓶“口子六”。
几杯下肚，老洪声量大了几分，回味着上海

的辉煌岁月，对未来多了忐忑和迷茫。期间，临
屋的儿子时不时探出头来抱怨说，声音小一些，
在上网课呢。

出饭店，步行回家，路过文化墙广场。伴着
悠扬的舞曲，男女老少几十人，耳鬓厮磨，翩翩
起舞。

我把通告卷成筒，边走边随着步点敲打着大
腿。云露桥上橘黄的灯光倒影在水里，被风揉成
碎金，令人炫惑。

控污
得知餐饮业的控污工作归口于我们时，我心

里发毛，头皮发炸，像是痱子惊了。意味着下半
年还要和老洪继续“纠缠”下去。上半年的防疫，
老洪就怕见到我，确切讲是怕见到那些通告、规
定。其实我也怕见他，看到他无奈和痛苦的表
情，心里也不是滋味。虽然麻秸打狗——— 两怕
着，但还得见面。控污是顶层设计的三大攻坚战
之一，马虎不得，更不能怠慢。

餐饮控污，一是禁煤，二是油烟净化。
不烧煤球了，剩下的送回老家，你说这油烟

净化器功率小，不达标，要是换新的，还要砸墙

重装，这动静就大了，算下来大几万没了。老洪
摇摇头，满脸凄惶地说。

上面要来验收，不达标估计又要停业整顿，
楼上住户对你油烟扰民的投诉还没回复呢，看
来不能再拖了，我说。

这摆明了不叫我们干了，今年亏死了！老洪
老婆在冷水池边打理大肠，吸溜着鼻子，眼圈泛
红。

老洪递烟给我，“哦”了一声，又收回手，忘
了我不吸烟了！自己点上，沉默了好一会问，这
通告还要贴上吧？我说你知道就行了，不贴也
罢。

我刚上车，扭头见老洪正站在板凳上贴通
告。边贴边囔着：今年就是个折腾年啦，放心吧，
我来整改，不带你们难心。下了板凳，一瞅通告，
朝这边笑着大喊：歪掉了！

我摇下车窗，嗓子眼发硬，没回话，给他做
了一个点赞的手势。

创城
创全国文明、卫生城市，今年收官验收。基

层忙得脚不沾地，屁股不挨板凳。
好在创城之于老洪，不需要太劳神费力。年

初才开得张，随便拾掇一下，看上去便崭新如
初。

具体到餐饮卫生，两口子还算干净利落。白
围裙洗得雪白，灶台擦得能照出人影。至于老
洪，讲话是大声大气了点，好在赶上疫情，烧菜
时都戴着口罩。但指甲长的不合标。他说指甲不
能秃噜了，不然摘不尽大肠上的肥油。

只是那顶白色的高帽子，老洪爱戴不戴的，
也因此吃过亏。

一天，有顾客就餐时吃到一根头发，老洪和
顾客掰持半天，顾客拍照留证，投诉到“12315”，
要求赔偿和处罚。就算铁石心肠，也不能不怜悯
今年餐饮业的悲催和不幸。经我调解：免单、道
歉，不处罚。顾客还算通情达理。那天老洪声量
也降下八分，满头是汗，吓得不轻。临出门，向我
做个单拳顶掌之势，我送他一句：帽子戴上！

餐饮业文明创建，无疑，文明就餐、食品安

全是主题。怎么创？贴标语，放卡板，做宣传。自
然又临到我们头上。不再担心老洪怕见我了，只
担心那不宽敞，甚至有些逼仄的屋里，能不能再
贴下了。

车还未停稳，老洪老婆朝里屋囔了一句，监
管所的又来了！

老洪从厨房迎了出来。头大，帽子做的有点
小，沿脑门箍一周，绷得倒是敷贴牢靠。脸上

“川”字被一朵花代替，前一晚就电话联系了，生
怕他“川”字当头。

“杜绝浪费”“使用公筷”等贴片，花花绿绿
四五份，桌拐子都贴上了，硬是没贴完。“核心价
值观”宣传页，尺幅不小，为了贴高贴正些，老洪
端来小板凳，欠脚还是够不着。跑到对面借来梯
子，乐呵呵地像是贴儿子的奖状，不停地回头，
问贴得正不正。正忙着，老洪耸耸鼻子，愣在那
里，突然从梯子上蹦下来，边跑边叫，忘关火了，
老鹅烀糊掉了。

后记
上面文字所述，就是我和老洪一年来的“纠

缠”所依。于我是工作，于他是生活，只是这一年
工作生活都很累、很苦，年终回头再盘点，也都
值得。

总结今年，也少不了来年的愿景。
复工后，老洪的生意不温不火，全年满打满

算，自然是亏。和他的预期出入不小。好在信心没
丢，准备来年再干。只是他讲的招牌菜红烧大肠，
食客反应一般。我尝过，寡淡了些，微甜，还真放
了蜜，合了上海人的口味。老家口味重，不比沪上
人喜食清甜。我建议他多放点辣子和大油。

愿来年还能和老洪缠在一起，但不纠结。
愿办证时我的顾虑纯属僭越之词。
愿云路街是老洪的青云之路。当然，这很大

程度上要取决于他的红烧大肠能否味冠六安
州、食客频回头了。

我和老洪的这一年
许圣权

倏忽之间，2020，澄澈清零；2021，
翩跹开启。辞旧迎新，笑容灿烂；继往开
来，步履铿锵。

2020年，疫魔突袭。一年来，除非必
须，足不出户。居家，既是坚守，更是战
斗。推杯换盏，可能感染；游山玩水，或
许传播。每天，深切关注疫情动态，阅读
战“疫”报道。防疫抗疫的那些日、那些
人、那些事呵，让我心潮澎湃，百感杂
集；而白衣执甲，逆行而上，人间伏虎，
更让我敬意喷涌，热泪欲零。

2020年，娃儿读书高中，在另一战
场厮杀。搬离自家“豪宅”，在距单位几
十公里的娃儿学校对面小区，窥得一爿
民房，查之，租之，居之。自此，来回路披
星戴月，东南西北主车道；上下厨洗菜
做饭，锅碗瓢勺交响曲。陪读，陪读，陪
的是一个熊孩子，读的是一种好心情：
为家，抚育儿郎；为国，培养栋梁。

2020年，会友、远足遽然减少，品味

书香，成为首选。无数个花朝月夕，临窗
独坐。一桌，一椅，一灯，一茗，焚香，净
手，止语，静心。经史子集，诗词文赋，爬
梳剔抉，参互考寻，诵之以口，录之以
手。无须电话，无须网络，更无须晤面，
即能走近大师，聆听教诲，触摸魂灵，汲
取智慧。

新的一年，不期而至。我将初心不
改，一如既往：徜徉书林，拥抱经典，体
悟文字温暖；翼护孩子，悉心陪伴，享受
舐犊情深；更在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
下，积极投身防疫抗疫工作——— 我坚
信，世界各国勠力同心，守望相助，终将
战“疫”大捷，山
河无恙，人间皆
安，风景这边独
好。

十 二 月 雪 ，
雨调风撩，漫天
飞舞，瑞兆丰年。

那些帮助我们的人
徐贵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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堤岸边的枯杨
蓄满涌动的春潮
白雪也压不住
萌动的芳心

池塘水暖
鹅鸭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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